
這
一
切
，
都
是
東
野
圭
吾
在
《
白
夜
行
》
展
現
給

我
們
的
世
界
。
龐
大
世
界
穿
插
細
膩
瑣
事
，
嚴
謹
架
構

連
接
模
糊
的
推
理
，
冷
冰
冰
的
人
際
關
係
，
卻
遊
走
最

執
著
的
暖
意
。
細
細
想
來
，
矛
盾
，
正
如
我
們
寄
身
的

世
界
一
樣
，
或
許
正
是
這
本
看
似
平
淡
的
作
品
帶
給
我

深
深
震
撼
的
原
因
。

點
滴
瑣
事
推
動
宏
大
結
構

大
家
一
定
不
會
對
東
野
圭
吾
陌
生
，
他
可
稱
為
日

本
推
理
小
說
界
天
王
級
人
物
，
先
後
獲
得
第
一
百
卅
四

屆
直
木
獎
、
二
零
零
六
年
三
大
推
理
小
說
排
行
榜
第
一

名
、
第
六
屆
本
格
推
理
小
說
大
獎
、
二
零
一
一
第
六
屆

外
國
作
家
富
豪
榜
第
五
名
等
一
系
列
大
獎
。
《
嫌
疑
犯

X
的
獻
身
》
（
另
有
譯
為
《
嫌
疑
人
X
的
獻
身
》
）
、

《
流
星
之
絆
》
、
《
放
學
後
》
等
本
本
大
作
，
有
悖
於

本
格
推
理
小
說
的
離
奇
故
事
架
構
，
平
實
的
語
言
和
隱

藏
在
推
理
背
後
的
邏
輯
盲
點
，
這
些
符
號
定
義
了
東
野

圭
吾
推
理
世
界
。
其
筆
下
故
事
除
表
現
縝
密
思
路
，
還

結
合
着
社
會
、
人
心
等
情
感
因
素
，
讓
人
欲
罷
不
能
。

回
到
《
白
夜
行
》
，
最
先
注
意
到
的
一
定
是
其
宏

大
故
事
架
構
，
和
那
一
段
段
看
似
離
題
的
細
膩
片
段
。

這
段
故
事
從
一
件
撲
朔
迷
離
的
兇
殺
案
開
始
，
斷
斷
續

續
的
描
繪
了
十
九
年
的
時
間
，
直
接
登
場
的
人
物
達
到

了
三
十
多
位
，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聯
繫
交
錯
演
進
，
光
是

要
保
住
故
事
不
陷
入
前
後
矛
盾
，
就
已
經
極
為
不
易
。

不
止
如
此
，
兩
個
主
人
公
一
路
走
來
所
遇
到
的
每
一
個

人
，
都
或
多
或
少
的
促
進
了
他
們
心
理
上
的
變
化
，
推

動
着
兩
人
向
兩
個
方
向
愈
走
愈
遠

│
雖
然
仍
在
一
起

，
卻
愈
發
不
可
能
在
一
起
。

然
而
，
組
成
這
宏
大
架
構
的
卻
是
一
段
段
細
膩
的

小
事
件
，
一
點
一
滴
的
堆
砌
着
最
後
的
悲
劇
。
文
中
描

寫
雪
穗
塑
造
自
身
形
象
的
過
程
中
，
並
沒
有
平
鋪
敘
事

，
而
是
從
其
養
母
、
房
屋
管
理
員
、
偵
探
等
好
幾
個
角

色
的
描
述
中
，
讓
我
們
逐
步
拼
湊
出
雪
穗
是
如
何
學
插

花
、
學
茶
道
、
學
東
京
腔
這
樣
一
路
提
升
來
的
。
正
是

因
為
細
膩
，
所
以
真
實
。

引
導
讀
者
聯
想
故
事
發
展

提
到
這
種
片
段
描
寫
讓
讀
者
自
行
拼
湊
的
寫
作
方

法
，
自
然
會
引
到
這
本
書
的
另
一
大
特
點
：
從
各
個
角

色
的
碎
片
式
的
內
心
猜
測
上
，
引
導
讀
者
聯
整
個
故
事

發
展
。
傳
統
本
格
推
理
小
說
作
者
，
無
一
不
是
在
案
件

的
作
案
手
法
及
偵
破
的
推
理
邏
輯
上
大
費
周
章
，
力
爭

讓
案
情
撲
朔
迷
離
，
讓
作
案
手
法
令
人
拍
案
叫
絕
。
東

野
圭
吾
筆
下
這
風
格
的
小
說
，
在
那
個
時
代
絕
對
可
以

說
是
非
主
流
了
，
介
乎
輕
小
說
與
推
理
小
說
之
間
的
風

格
令
人
耳
目
一
新
，
也
讓
他
一
舉
成
名
。
就
連
最
後
作

者
藉
個
性
執
拗
刑
警
笹
垣
之
口
，
向
大
家
娓
娓
道
來
那

令
人
驚
訝
的
事
實
時
，
也
仍
在
聲
明
﹁遺
憾
的
是
如
今

這
些
都
無
法
證
明
了
﹂
。
是
事
實
嗎
？
已
經
沒
有
人
懷

疑
了
，
作
者
那
精
巧
的
布
局
已
經
把
所
有
的
線
索
指
向

了
這
個
﹁唯
一
﹂
的
可
能
性
。

貫
穿
這
唯
一
可
能
性
的
，
恰
恰
是
我
認
為
《
白
夜

行
》
這
本
書
最
想
描
繪
的
，
就
那
種
隱
藏
在
兩
個
人
冰

冷
面
具
背
後
的
一
份
無
奈
。
白
夜
行
這
個
題
目
自
身
就

在
透
露
着
這
一
點
。
﹁所
謂
白
夜
，
是
被
剝
奪
的
夜
晚

，
還
是
被
賜
予
的
白
晝
﹂
，
無
論
曾
經
如
何
，
現
時
的

他
們
都
是
被
扭
曲
的
，
時
時
刻
刻
生
活
在
面
具
和
矛
盾

中
，
而
支
持
他
們
選
擇
這
條
路
，
而
且
一
直
堅
持
下
來

的
那
種
力
量
是
什
麼
呢
？
僅
僅
是
同
患
難
的
相
互
脅
迫

嗎
？
絕
對
不
是
。

雪
穗
說
過
：
﹁我
的
天
空
裡
沒
有
太
陽
，
總
是
黑

夜
，
但
並
不
暗
，
因
為
有
東
西
代
替
了
太
陽
。
雖
然
沒

有
太
陽
那
麼
明
亮
，
但
對
我
來
說
已
經
足
夠
。
憑
藉
着

這
份
光
，
我
便
能
把
黑
夜
當
成
白
天
。
我
從
來
就
沒
有

太
陽
，
所
以
不
怕
失
去
。
﹂
亮
司
也
曾
說
：
﹁我
已
經

厭
倦
繼
續
走
在
這
分
不
清
白
晝
和
夜
晚
的
世
界
，
我

想
走
在
白
晝
的
街
上
。
我
的
人
生
，
就
像
是
活
在
白
夜

中
。
﹂

互
撐
十
九
年
卻
各
行
各
路

女
孩
把
男
孩
當
作
生
活
中
所
依
賴
的
光
，
男
孩
想

和
女
孩
走
在
白
晝
的
街
上
，
兩
個
人
相
互
支
持
走
了
十

九
年
，
女
孩
在
陽
光
下
愈
走
愈
遠
，
但
從
不
以
真
面
目

示
人
，
男
孩
在
黑
暗
中
愈
陷
愈
深
卻
依
然
默
默
保
護
對

方
，
這
種
關
係
已
經
超
越
了
普
通
的
愛
情
，
成
為
了
一

種
依
存
。
這
也
是
為
什
麼
在
最
後
亮
司
自
行
了
斷
後
，

雪
穗
在
全
文
中
第
一
次
失
控
，
不
再
毫
無
破
綻
地
演
戲

，
而
是
﹁像
人
偶
般
面
無
表
情
﹂
，
﹁冰
冷
地
回
答
﹂

刑
警
的
問
題
，
旋
即
走
開
，
﹁她
一
次
都
沒
有
回
頭
﹂

。
是
的
，
十
九
年
，
那
麼
多
的
記
憶
，
陰
暗
的
，
孤
單

的
，
慰
藉
的
，
﹁她
一
次
都
沒
有
回
頭
﹂
。
光
已
逝
，

留
下
的
她
失
去
了
最
後
的
白
夜
，
一
個
人
在
封
閉
的
黑

夜
踽
踽
獨
行
。

是
啊
，
﹁失
去
﹂
本
就
是
一
種
難
以
言
表
的
痛
苦

。
﹁一
天
中
，
太
陽
會
升
起
，
同
時
還
會
落
下
。
人
生

也
一
樣
，
有
白
天
和
黑
夜
，
只
是
不
會
像
太
陽
那
樣
，

有
定
時
的
日
出
和
日
落
。
有
些
人
一
輩
子
都
活
在
太
陽

的
照
耀
下
，
也
有
些
人
不
得
不
一
直
活
在
漆
黑
的
深
夜

裡
。
人
害
怕
的
，
就
是
本
來
一
直
存
在
的
太
陽
落
下
不

再
升
起
，
也
就
是
非
常
害
怕
原
本
照
在
身
上
的
光
芒
消

失
﹂
。願

每
個
人
都
找
到
自
己
的
光
，
好
好
珍
惜
。

淚
眼
追
看
白
夜
行

模
糊
推
理
寫
深
刻
人
性

在
最
後
，
當
一
個
又
一
個
的
假
設
串
起
了
這
個
長
達
十
九
年
的
故
事
時
，

我
早
已
淚
流
滿
面
。
經
友
人
推
薦
，
拜
讀
了
東
野
圭
吾
（
ひ
が
し
の

け
い
ご

）
的
《
白
夜
行
》
，
實
在
是
一
段
令
人
深
深
觸
動
的
故
事
。
明
明
在
同
一
天
空

下
，
男
孩
女
孩
卻
猶
如
一
個
生
活
在
黑
色
的
白
日
，
一
個
行
走
於
白
晝
的
黑
夜

，
在
長
達
十
九
年
遙
遙
的
守
望
後
，
命
運
曲
線
沒
有
再
次
交
錯
便
被
硬
生
生
斬

斷
，
換
來
陰
陽
兩
隔
。
這
種
沒
有
期
盼
的
守
候
永
遠
最
令
人
揪
心
。

作者：菁菁者莪，香
港華菁會。香港華菁
會由一群來自各行各
業的年輕人創立，致
力加強兩地交流，貢
獻香港發展。

者
莪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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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歐陽伶星，香港城市大學媒體
與傳播系碩士研究生。 「足印─家
庭相冊」 屬學系製作之系列紀錄片，
講述中國普通人的家族史，旨在 「他
們在遺忘之前講述，我們在失去之前
記錄」 。

伶
星歐陽

是非顛倒年代仍相信正義
《爺爺的回憶錄》手記

作者：裘第，香港大學學生。 「神州搵
好工」 由香港華菁會2011年發起，旨在
藉香港大學生在內地職場實習六周，以
了解內地一流企業的企業文化及職場生
態等，並客觀評估個人實力。活動通過
多輪淘汰，選拔出優秀香港大學生，最
終將由實習企業總裁率領的評審團評選
出優勝者。本欄由參加活動的大學生撰
寫，分享實習和讀書心得。

第裘京城書友
談投資論歷史

作者：趙佳音
，香港華菁會
副秘書長，新
港人聯會副主
席。法學碩士
，現從事專門
法律研究工作
。著有詩集《
不肯辭春光》

佳
音趙法律生必讀經典

法律系學生都一定不會
對法國作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論美
國的民主》這本書陌生，作為課外閱

讀書目外，更是專業課的必讀書目。
托克維爾是十九世紀法國政治理論家、

歷史學家、政治家。一八○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托克維爾生於法國塞納河畔的維爾內伊，家庭是
諾曼第貴族。一八二三年由默茲的高級中學畢業
後去巴黎學習法律，一八二七年出任凡爾賽初審
法院法官。《論美國的民主》分上、下兩卷。上
卷講述美國政治制度及其產生的根源，分析美國
民主的生命力、缺點和前途；下卷以美國為背景
發揮托克維爾的政治哲學和政治社會學思想。書
中有關於美國的人民主權原則、美國的各級政權

、美國的政治審判、美國的民主及其對政治生活
的影響和美國的民主政府對社會的影響等論述，
也有作者對美國文學所具有的商業性、民主國家
的戲劇、為什麼美國人在科學方面偏重實踐而不
關心理論等的思考。

這本書是世界學術界第一部對美國社會、政
治制度和民情進行社會學研究的著作，也是第一
部論述民主制度的專著，是十九世紀最著名的
社會學著作之一，是當代青年不可不讀的經典名
著。

青年人容易被某一種理論和自己看到的現實
迷惑，認為自己掌握了客觀事實和公平正義，但
往往是一時衝動和無知作祟。不斷讀書、學習，
多讀像《論美國的民主》這樣的經典著作，才能
正確把握自己，認識社會。

經過在中國人壽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一個月的實習，我學到

了許多知識和經驗，也結識不少朋
友。我和其他三位來自香港的同學，分

別在公司的風險管理和合規部和信用評估
部工作，學習企業的風險控制和對投資項目

信用評估的知識，了解到許多內地國企的文化，
理解了兩地文化上的共同與差異，給我留下了數
不盡的回憶。

四星期裡，我逐漸把握了有針對地閱讀公司
財報的方式，變得更加有效率；也看到研究財報
需要大量的知識儲備，需要對很多行業有綜合的
了解，使我明白自己的不足之處。我們還做了一
些關於內地資金理財產品的研究，會議的記錄和
整理等工作。

對於我這樣一個學習數學的大學生來說，的
確增長了許多見識，更了解了內地資本市場的情
況。公司每個星期四都會特地為實習生舉辦的專
題講座，包括有關保險理財業務，股票投資，權
益類投資和固定收益投資。此外，每周都會有和
其他企業合作的講座活動，從危機管理到投行業
務，再到法律講解，非常大程度上開拓了我的眼
界，也充分地感受到這家國有企業獨有的活力。

在生活上，公司的領導和同事都非常願意和
我們交流，傾聽我們的意見。我們也還和公司內
剛招聘到一年的新工作人員交流，了解了他們非
常棒的經歷和對行業的看法，結交了許多朋友。

中午我們常常在公司的食堂一起用餐，分享經歷
和感受，這是在內地很特別也是很重要的促進友
誼的方式。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固定時間健身會
，包括有早上的太極和下午的瑜伽，對
員工的健康很是關心。這裡還有一
個月一次的書友會。這個活動也是
增進友誼，增加見識的非常好的機
會。

在那次書友會中，領導和同事
推薦了投資界傳奇格林厄姆的《證
券分析》，以及余華的小說《活着
》，而我在書友會中，也向我的同
事們推薦了歷史學家戈登的《德國
人》。而在我介紹和交流的過程中
，我對這本書的理解也有所加深。

絕佳位置迎接北京早晨
華菁會的團體活動也為這次實

習增添了許多亮點。我們一起到了故
宮博物院，石景山公園，南鑼古巷，煙袋斜街，
頤和園，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領略了當地的美
麗的人文風景，相當程度上了解了、理解了，甚
至融入了北京的文化。更有意義的是，我們在天
安門的觀景台看了一次升旗儀式，端莊隆重，那
是絕佳的位置來迎接北京的早晨。之後我們進入
了人民大會堂，由國家副主席接見了包括我們在
內的香港代表團，是很難得也很難忘的經歷，同

時我們也感受到我們真的很受到重視，所以回到
工作也加倍的努力。

我在香港求學，在香港自由的環境中了解到
開放，法制，個人自由和努力的重要性；在內地
，我也了解到與人交往，建立感情的重要性。我
帶着這些，對香港的文化也多了一些思考，眼界
更為開闊，思考問題增加了新的角度。

回憶錄由爺爺敘述自己生平：出生貧寒，
十八歲去當兵，從金門前線到北上山東駐守，後來

退伍回鄉工作。遭遇 「文革」，之後頻繁地調動工作
，起起伏伏。沒有故事、沒有細節，家裡的事說得不多

，我不知道他和奶奶如何認識，為什麼走到一起，生養四個
孩子又有什麼的感動或者困難。

一生推崇忠厚誠實謙遜
在採訪時，他說到在部隊幫人寫家書，我就問他是什麼樣的內

容，他很驚訝，這也要說啊？那些很瑣碎的事情，他覺得一點也不
重要。我只好問他，那一輩子什麼最重要，他說的是忠厚、誠實、
謙遜。這個答案我覺得是真誠的，來自於他過往的經歷。

在他的回憶錄裡，都是些特別樸素的東西。他堅持說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很觸動，在那個是非顛倒的年代，他還相信正義。沒
讀過羅爾斯，沒聽過桑德爾，這種正義感的來源應該是那些不需要
理性與生俱來的東西，然後成為自己的道德律令。

特別感激，仔細聽了他的訴說，大概也沒多少人感興趣，太普
通的一個老人，猶幸他的堅守，在我的心中有共鳴，沒有讓他的敘
述成為喃喃自語。

我對他終於有 「人」的認識。

不忘昨日才能認清將來
寒假過後回到香港，一直處於對拍攝內容極度沒自信的狀態。

初剪完成，我都還沒有完成紀錄片作品的信心。各種大神的幫助，
就這麼意想不到的做出來了。當然，和很多人第一次在熒幕上看到
自己的作品時，緊張、膽怯。科特勒告訴我們滿意就是超預期，而
對我而言，半年的時間完成它確實是出乎意料的，所以內心還是喜
悅的。

片子完成之後，累積了不少製作紀錄片經驗，還有太多可以做
更好一點的機會。紀錄片的深刻不能憑解說詞拔高。我們不是在紀
錄發生，是在努力地表達它為什麼發生。深刻往往是這樣開始的。
在片子中，我的敘述有過多的態度預設，像個小學生一樣總結自己
的發現，缺少紀錄片該有的客觀或者留給觀眾的空間。

看完整個團隊的十七部作品，很多感慨，《失憶》裡85變58多
好，突然就流淚了，一個在我這個年紀覺得太老太不可思議的年齡
，對他們來說是想要回去的。我知道面對委屈和辛苦，一句 「我不
怪他」，是因為善良才有的寬恕，這種和解不容易。

看了這麼多生命的起起伏伏，荒誕的二十世紀，平靜地過一生
太奢侈。想起米沃什的一段話：同處一個時代，我們之間便有了血
緣之親。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血緣之親比任何部落聯盟都要強大
。我們回望、記錄，會發現家族只是切口，深刻的是時代。

不忘昨日之來處，才能認清明日之方向，家族的依託像是精神
的合流，生活裡的孤獨感和漂浮感漸漸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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